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24, 14(4), 868-875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4098    

文章引用: 黄乐唯, 叶思诚. 广东地区学宫保护及开发利用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4, 14(4): 868-875.  
DOI: 10.12677/sd.2024.144098 

 
 

广东地区学宫保护及开发利用研究 
——以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为例 

黄乐唯，叶思诚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未来教育学院，广东 珠海 
 
收稿日期：2024年3月7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27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18日 

 
 

 
摘  要 

龙川学宫的建立早于番禺县学。几百年间，两地学宫均受战火与自然灾害侵袭，修缮频率较高。现存的

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遗址皆兴建于17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后，二者先后得到大规模的修复。因历史源

流及城市经济水平不同，二者的保护程度差异较为显著，番禺学宫明显优于龙川学宫。但二者在开发利

用上面临着研究人员不足与文创开发落伍的共性问题，番禺学宫未充分开展区域合作与资源共享。龙川

学宫新媒体宣传滞后。新时代下，二者应勠力探索既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又符合学宫自身资源性质的博

物馆化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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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gchuan Confucian Temple predated the Panyu Confucian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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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centuries, both Confucian Temples in these two locations have been frequently dam-
aged by warfare and natural disasters, leading to a high frequency of repairs. The existing sites 
of Panyu Confucian Temple and Longchuan Confucian Temple were both constructed in the 
mid-17th centur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th sites under-
went large-scale restoration. Due to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origins and urban economic level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the degree of protection between the two, with the Panyu 
Confucian Temple clearly superior to the Longchuan Confucian Temple. However, both face 
common problems in insufficient research personnel and lagg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Panyu Confucian Temple has not fully engaged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re-
source sharing, while Longchuan Confucian Temple’s new media promotion is lagging behind. In 
the new era, both should make efforts to explore museum-like utilization methods that not only 
embody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are also in line with the resource nature of the Confu-
cian Temple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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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宫又称孔庙，是中国古代祭祀孔子和教育生员的场所。自宋代始，“庙学合一”的体制逐渐形

成。清廷较重视孔庙建设，重新规定孔庙名称、建筑样式、建筑规格和建筑礼制，如今现存的孔庙大

多为清代遗存。学宫不仅是儒学文化和儒家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美、艺术形式美、

文化内涵美的集中体现。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广东拥有丰富学宫遗产。截至目前，广东省境内共 15
座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学宫。学宫在岭南建筑史与教育史据有重要地位，其创办与发展加快了广东

地区的整体发展步伐，是明清广东地区得以跻身先进地区的重要原因。以具有代表性的学宫为切口研

究广东学宫文化遗产历史沿革概况，分析广东学宫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功能，剖析广东地区学宫文化遗

产的保护开发现状及问题，对深化大众的学宫价值认知，推动学宫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是两处广东典型遗址，历史源流、城市经济水平与管理体系等多重因素的殊异

致使二者的保护及开发利用程度差异较为显著。鉴于目前学界对于广东学宫历史考察较多，现实关照较

少，且尚无以龙川学宫为主题的研究论文面世，本文拟通过比较性视角梳理两地学宫的历史沿革及社会

功能并着重探讨两地保护开发策略的异同并发掘适合学宫长效合理发展的有效建议。以期深度挖掘当代

广东学宫的文化底蕴与文旅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2. 两地学宫的历史沿革 

究其嚆矢，龙川学宫的建立早于番禺县学。几百年间，两地学宫均受战火与自然灾害侵袭，修缮频

率较高。现存的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遗址皆兴建于 17 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后，二者先后得到大规模的

修复，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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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番禺学宫 

2.1.1. “前庙后学”时期 

番禺学宫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 年)，其创设与明太祖对儒教的重视密不可分。洪武二年，朱元璋

谕令中书省，“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

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有鉴于此，新任番禺知县吴忠和

训导李昕次年于广州东城外修建学宫。1380 年广州城扩建，番禺学宫被划归入广州城内。由于番禺学宫

为木质结构建筑，结构脆弱，学宫建立后的前一百年间经历了多次整修。直至 1493 年，番禺学宫方才奠

定“前文庙后学宫”的格局：前学庙区建筑包括棂星门、泮池、戟门、东庑、西庑和大成殿等；后学宫

区包括聚奎亭、集英楼、明伦堂、两斋、书舍、校官之宇等。 
明末番禺学宫的形制已较为完备，但清初的战争给番禺学宫造成较大破坏，使学宫废弃数年。1657

年，新任番禺知县蒋如松主持重修学宫。1747 至 1757 年，番禺学宫前后两区得到全面修缮，建筑主体

更为坚固。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前期当地对番禺学宫的修葺以明代所修文庙为基础，学宫“前庙后学”

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 

2.1.2. “左庙右学”时期 
道光年间，番禺学宫庙学布局发生重大变化。1835 年番禺知县张锡蕃主持重修学宫，“圣殿久不治，

两庑隘，崇圣祠亦与前殿制不称。宜徙明伦堂，以广之。宫墙左右道，其大宜均。门南宜拓地而为树。

且地形倒注，西北洼而池。宜平其池，且培其基。……遂推贤且能者任其事。以次毕举，复席地相宜，

建明伦堂于殿东，则故光霁楼也。接其后为堂，仍曰‘光霁’，则故名宦忠义孝弟祠也。大尊经阁，而

增学舍。名宦祠在其东，其西则乡贤祠。乡贤祠前，忠义孝弟祠，而节孝祠亦徙之西南隅。谓蓬山阁，

无关制度，不复建。”学宫内部建筑被划分为三路：中路建筑包括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东

庑、西庑、崇圣寺、尊经阁等；左路建筑包括节孝祠、忠义孝弟祠，乡贤祠等；右路建筑包括明伦堂、

光霁堂、名宦祠等[1]。番禺学宫顺应明清时期文庙“左庙右学”的主流样式，由此奠定了其建筑格局并

延续至今。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深刻影响番禺学宫内部建筑的命运。科举制废除后，番禺学宫北部及西北部被改

建为第一番禺学堂。出于兴建教室和宿舍等设施的需要，大部分左路建筑、名宦祠和尊经阁遭破坏。辛

亥革命后，番禺学宫又先后为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番禺农民银行、伤兵医院、番禺县政府、番禺中学、

番禺小学等单位征用。 
1953 年，政府对番禺学宫进行大规模整修，番禺学宫转变为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

念馆，目前学宫右路建筑尚存头门、明伦堂、光霁堂和石板路，左路仅剩头门和部分石板路，而中路建

筑尚有棂星门、泮池、拱桥、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和东西庑廊等。 

2.2. 龙川学宫 

2.2.1. 屡遭毁圮 
唐宋时期，龙川学宫始建于龙川县北。元代时，龙川学宫两度毁于战乱之中。至明代，龙川学宫仍

命运多舛，自洪武九年(1376)来的百余年间，学宫历经多次修缮，甚至曾因受民居火灾波及而焚毁，但当

地官员与名士仍持续出资鼎力支持学宫建设。 

2.2.2. 格局初定 
在乡绅的襄助下，知县彭峻龄康熙七年(1668)于龙川县东重建龙川学宫，建有大成殿、两庑、戟门、

名宦祠、乡贤祠、泮池、拱桥、棂星门、明伦堂，其中明伦堂左为教谕斋，右为训导斋，后为启圣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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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龙川学宫“前庙后学”的格局初定，此后百年间的整修工作均未打破该模式。现龙川学宫位于河

源市龙川县佗城镇，仅余大成殿、明伦堂与尊经阁，完整程度远不及番禺学宫。 
概言之，无论是番禺学宫还是龙川学宫，作为重要的地方官学，它们在中国古代都承担着地方的文

化教育责任，发挥着地方文化教育的主要功能，其中龙川学宫更是广东唯一学宫与考棚并存且能够完整

保存下来的场所，具有服务地方科举的性质。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两学宫为地方培养出了众多贤士

良才，这些人走出乡邑，有的到中央为官，有的到地方为吏，为封建社会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教化与人才

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明清以来，番禺学宫生员的科举成绩斐然(见表 1)，而龙川学宫自唐至清更是有

进士 28 人，举人 112 人(含武举)，贡生 164 人，秀才 2000 多人，人数位列当时所隶地区第一；龙川学宫

的进士主要集中在唐宋，目前可考的宋代就有 20 位进士(见表 2)。 
除却其在历史沿革中所取得的优异教育成绩，番禺学宫和龙川学宫亦体现了岭南学宫建筑艺术的鲜

明特色与独特魅力。建筑风格方面，两学宫均为典型的明清时期文庙式建筑，各建筑紧密围绕大成殿而

建立，看似相互独立，实则浑然一体；装饰艺术方面，两学宫所采用陶塑与灰塑体现了高超的工艺雕刻

技艺；丰富的图案题材与明丽的色彩表达更彰显学宫的审美价值。毋庸置疑的是，二者所承载的建筑工

艺是先民匠心独运的生动写照与岭南建筑风韵的集中表现。 
 

Table 1. Lis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first-class members of Panyu Confucian Templ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表 1. 明清番禺学宫科举及第生员表 

序号 姓名 朝代 生卒年 科举成绩 

1 庄有恭 清乾隆四年 1713~1767 状元 

2 许其光 清道光三十年 1827~？ 榜眼 

3 涂瑞 明成化二十三年 1447~1493 探花 

4 陈子社 明万历四十七年 1595~1647 探花 

5 陈澧 清道光十二年 1810~1882 举人 

 
Table 2. List of Jinshi and junior members of Longchuan Confucian Temple in Song dynasty 
表 2. 宋代龙川学宫进士及第生员表 

序号 姓名 登科时间 序号 姓名 登科时间 

1 王汝砺 天圣二年，1024 年 11 萧兴 嘉定元年，1208 年 

2 罗孟郊 天圣八年，1030 年 12 邬孝臣 嘉定元年，1208 年 

3 曾楷 天圣八年，1030 年 13 程琳 宝庆二年，1227 年 

4 陈世宗 庆历六年，1046 年 14 许迪 绍定五年，1232 年 

5 刘致一 庆历六年，1046 年 15 张洪 绍定五年，1232 年 

6 罗恺 嘉祐二年，1057 年 16 李蔡 淳祐七年，1247 年 

7 徐虚中 绍圣四年，1097 年 17 李梦吕 宝祐四年，1256 年 

8 邹杭 绍兴十五年，1145 年 18 刘叔向 宝祐四年，1256 年 

9 陈萃 绍兴十五年，1145 年 19 魏珣 咸淳四年，1268 年 

10 黎必取 庆元二年，1196 年 20 唐中立 咸淳七年，1271 年 

3. 两地学宫的保护开发现状 

伴随社会主义建设的徐徐展开，学宫儒学教化的功能属性明显弱化。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的职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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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大转变，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逐渐成为其现实中发挥的全新作用。同时，学宫的自身属性又决

定其需肩负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截止目前，二者都已事实上成为肩负博物馆属性的文

旅观光场域。然而，由于两处学宫历史背景及所处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别，其开发力度与实际影响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需要具体分析。 

3.1. 学宫维护情况 

就历史背景而言， 1926 年，毛泽东在番禺学宫讲习。毛泽东除去担任所长，负责主持所务工作外，

还亲自为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三门课程；广州农讲所坚持把课堂教学与

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总计培养来自 20 个省区共 327 名学生。在农讲所内，学生们丰

富了理论知识储备，为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农讲所被视作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

其内部建筑的修缮复原工作倍受党和政府重视。1961 年，国务院公布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中共广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公布农讲所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1 世纪以来，农讲所又先后被认

定为全国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古代学宫与红色圣地的二重身份为番

禺学宫修复赋予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开发也因而呈现出与岭南地区其他学宫近乎迥然不同的面貌。对比

之下，2008 年，龙川学宫整体方被评选为广东省文物单位，其利用围绕介绍学宫文化展开，显得更为传

统。仅从学宫建筑外观出发，番禺学宫维护情况显著优于龙川学宫：龙川学宫明伦堂前台阶及殿内复古

砖皆磨损严重，明伦堂门襟、门梁、窗棂则有多处掉漆。龙川学宫所坐落的佗城本是全国范围内极为稀

有的同时完整保存古代学宫与考棚之地。龙川考棚 1986 年被列为龙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考场两

栋、办公室与宿舍各一栋，考棚基本维持原状，唯隔墙与棚顶重新刷白。相较于距离不足 600 米的考棚，

龙川学宫维护更为到位，但仍不足以与番禺学宫相提并论。 

3.2. 学宫开发利用 

3.2.1. 展览陈列 
目前，“左庙右学”的学宫格局恰恰将番禺学宫的展览内容一分为二。保存较为完好的中路建筑在

农讲所开办之时或曾被用作学生宿舍或教室，如今则用于陈列农讲所相关藏品与中共党史特展展陈。西

庑、西廊、崇圣殿、东廊、东庑依次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与第五陈列室。为直观反映农讲所的原

始情状，陈列最大限度地保留农讲所的旧有设施，如值星室、图书室所用桌椅等。大成殿则通常作为临

展展区。如 2023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8 日，大成殿内举办“风展红旗如画——中共苏区(闽西)历史展。”

番禺学宫的右路建筑在建国之处已遭破坏，重建后，则升级为番禺学宫历史沿革与古代儒学文化的集中

展区。明伦堂现常设“庙学合一”番禺学宫历史陈列，置孔子雕像一尊；后方的光霁堂则设有“中国科

举文化展”。由于龙川学宫内主体建筑仅余三座，龙川学宫的展览丰富度较之逊色不少。大成殿、明伦

堂分别摆有孔子像及文曲星像，尊经阁则陈列陶瓷等古代文物，但文物价值有限。 

3.2.2. 举办国学活动 
“开笔礼”俗称“破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学龄儿童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与成人

礼、婚礼、葬礼合称人生“四大礼”。番禺学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首个举办规范性开笔礼活动的学

宫，自 2004 年 2 月 28 日重启开笔礼以来，至今已开办 19 个年头。2023 年 8 月 12 及 8 月 19 日，番禺

学宫先后举办 2 场开笔礼，受到广大学龄儿童和家长的热烈反响。除此之外，自 2015 年始，番禺学宫作

为番禺区全区儒学开笔礼活动的主会场，每年须承办越秀区辖内一所小学的开笔礼活动。2023 年 8 月 28
日，朝天小学一年级新生便来到农讲所，体验“游泮入学”“名师开笔”等十个仪式，以接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熏陶，厚植家国情怀，为日后养成正确的行为规范与高尚道德情操奠定基础。经过多年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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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学宫开笔礼已是岭南地区学宫一张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龙川学宫也恢复“开笔礼”，自

2021 年起，龙川县佗城镇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已经连续三年在当年九月份来到佗城龙川学宫进行“开笔

礼”仪式。随着 2023 年初佗城被确立为国家 4A 级景区，有理由相信龙川学宫于开学季举办“开笔礼”

将成为常态。 

4. 两地学宫保护开发面临问题及对策 

番禺学宫地处经济发达的广州老城区，客流熙熙攘攘；而龙川学宫地僻大都市圈之外，游人难免稀

疏；番禺学宫的游客结构较为丰富，龙川学宫的游客主体则局限于为研学目的而来的师生。迄今为止，

番禺学宫已累计接纳游客逾两千万人，日均入馆人次约达三千人；尽管龙川学宫在游客高峰期内亦能在

两天内接待近五千名游客(2019 年 12 月 11 日~12 日)，但毕竟仍是个例。从某种角度而言，两地学宫人

流量的差距决定着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面临着殊异的发展现实，也务必采取因地制宜的保护开发措施。

不过，同为学宫的二者又的确存在某些共同的缺陷，值得厘清并加以说明。 

4.1. 研究人员缺乏 

毋庸置疑的是，在番禺学宫与学宫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有大量的历史细节与学术课题可供挖掘。蕴

藏珍贵价值的学宫史料散落于众多方志及粤人文集中，有待学人加以考证辨明。倘若学宫历史文化内涵

因基于原始史料的研究成果出台而得到更为充分的揭示，学宫内部设置复原陈列内容将更加可靠充实，

也将有利于深化游客对在地学宫乃至岭南地区学宫特点的总体认识。但遗憾的是，无论是番禺学宫亦或

是龙川学宫，其在馆人才配置均难言完善，专业研究人员数量也较为缺乏。番禺学宫此前尚有两位研究

员发文梳理番禺学宫建筑沿革情况[2]，而龙川学宫则根本未置此职。自主产出研究成果的能力恰恰关乎

学宫自身的“话语权”，对其不屑一顾而只埋头“蹭”当地旅游热点，无益于立住学宫的文化招牌，亦

无益于学宫的长久存续。为此，两地学宫管理者理应尽快补全工作队伍不足，勠力提升学宫研究人员素

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水平。日前，番禺学宫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于 2023 年初补充招聘研究人员；

龙川学宫想必亦会在未来做出行动。 

4.2. 文创开发落伍 

博物馆文创产品，是指博物馆结合自身关村文化资源的文化特征与文化符号，通过与文化创意产业

的结合，将创造性思维与博物馆馆藏文化进行结合，将文化和创意思维这两种抽象的意识相统一，并整

合加工成带有博物馆特色的创意产品[3]。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如今均已实现“庙馆合一”，依托学宫自

主特点研发别出心裁的文创产品，无疑能够延展学宫受众，提升学宫社会知名度。此前众多博物馆已有

不少成功先例，如故宫日历、河南省历史博物馆考古盲盒与苏州博物馆“吴王夫差毛绒剑”、三星堆巧

克力等。但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却均未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文创研发。没有“出圈文创”的加持，被当代

潮流文化冲击的儒学伦理载体只可能愈发遭人淡忘。为此，两地学宫亟需扭转陈旧的经营思维，主动拥

抱文化创意的机遇与挑战，以便通过文创产品放大学宫影响力，为达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而保驾

护航。 
若更进一步追问，两地学宫的共性问题或均可归结为文庙缺少足够资金支持。纵观此前有关学宫开

发和利用的相关研究，大多数论文均认同资金不足是学宫举办活动与定期维护的主要掣肘，政府部门应

为学宫提供更强而有力的资金护航[4] [5] [6]。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基层政府被要求过“紧日子”

的当下，这样的建议又能余下多少可信性呢？政府维持原有的学宫财政支出已属不易，又何谈继续增加

对学宫的财政支持力度？显然，单单依赖政府并不是学宫开发利用的出路。拓宽资金渠道，积极吸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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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参与学宫建设，探索建立政府、学宫与社会资本三方合作的学宫保护利用基金模式，方是保障学

宫经费来源的应有之义。须知，相当一部分成功人士颇乐意资助家乡学宫，许多学宫的孔子雕像便是他

们捐资所建。倘若政府与学宫能够促成社会资本的合力，学宫的资金困难问题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消解。 
除此之外，两地学宫因地缘条件的不同亦有各自问题： 
番禺学宫未充分开展区域合作与资源共享。番禺学宫身处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完全有条件调动粤港

澳大湾区内部及广东省内其他地区学宫资源，组织成体系的学宫文化展览，以期掀起学宫文化游热潮。

此前，广东省博物馆便就联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艺术博物馆、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

港艺术馆、广东美术馆、鸦片战争博物馆、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及江门市新会区博物馆等粤港澳大湾区的

多家文博机构，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了“焦点：18~19 世纪中西方视觉艺术的调适”大型原创展，可供

番禺学宫方面参考。 
龙川学宫新媒体宣传滞后。截止目前，龙川学宫并未建立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这可能出于学宫

工作人员无瑕运营网络信息平台或认为对于较为有限的游客需求无须多此一举。诚然，龙川学宫的选择

节省了精力与运营成本，但也窒碍了学宫信息扩散的门路。游客无法提前获取关于学宫的基本信息，自

然很难主动提起兴趣前往学宫游览。与之相比，番禺学宫则做得好得多。预约游览、云游场馆皆可以通

过公众号“农讲所纪念馆”实现，观众也可通过其官方网站“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

馆”轻而易举掌握学宫概况及重要馆藏。在“互联网 + 博物馆”日益升温乃至成为大势所趋的时代背景

下，龙川学宫需要正视学宫宣传不足，力求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新媒体宣传之路。 

5. 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广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两处古代学宫遗址，番禺学宫与龙川学宫历经沧桑而始终

屹立，赓续着绵延数百年的中华文脉；二者在当代面临着不同的保护开发利用问题，则在某种程度上

折射出岭南学宫面临的困境。对于两地学宫而言，秉承既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又符合文庙自身资源性

质的博物馆化利用方式[7]，将是在新时代持续发展文化遗产旅游事业，深入挖掘学宫文化遗产价值的

重要抓手。日前，《广东省“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各部门应加强人文资源

保护和开发利用，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强调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

在依法保护管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更多的文物和文化资源纳入旅游线路、融入景区景点，引

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等完善旅游设施和服

务配套，开发观光休闲、研学旅游产品，支持利用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非遗馆、历史建筑等发展

文化遗产游，打造一批文化旅游地标，持续推进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和广东省历史文化

游径等精品线路建设。有鉴于此，足可期待广东地区学宫资源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在政策加持下真正

落地并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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